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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性别研究是当代人类学最具开创性与争议性的领域之一。性别建构反映了不

同文化体系对两性分工与社会地位的规范，由此衍生的性别隐喻则体现了不同文化实践与

建构的差别。摩梭人对女性性别的多元建构为我们研究女性性别建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难得的个案。本文从空间分类、语言建构、亲属制度、宗教信仰、人观象征的多元视角与多

重维度把女性性别建构放在整体文化脉络中了解与把握，将使女性性别建构拥有更大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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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范畴之一，性别

研究是当代人类学最活泼、最具开创性的领域

之一。不同民族( 族群) 对性别有不同的认知，

体现了文化分类与价值观的差异。人类学家玛

格丽特·米德认为性别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
“在某些社会里，妇女可以占据宗教职位但在其

他社会却绝不可能; 在某些社会里，妇女是独立

的、十分自信的，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她们就不得

不保持谦卑和端庄，不过，即使在妇女声望低下

的地方，也有补偿的机制。在许多群体中，妇女

在老年时得到较之从前更高的地位; 在另一些

群体，妇女们‘垂帘听政’，通过丈夫和儿子施加

影响”。［1］( P． 83 － 84) 香港学者周华山曾指出:“生物

决定论者认为男尊女卑是与生俱来的天经地

义。但近二十年的性别论述提醒我们，社会性

别只是一场竭力伪装出来的化妆舞会，每个人

自出娘胎起就每天被‘化妆’，所谓‘男’与‘女’

的性别本质，只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建构过程。
社会性别并非只有男、女两种，每个人都是自己

的性别”。［2］( P． 38) 性别的建构反映了不同文化体

系对两性分工与社会地位的规范，由此衍生的

性别隐喻则体现了不同文化实践与建构的差

别。
摩梭人是居住在中国西南部云南与四川交

界处的一个族群，摩梭人独具特色的母系大家

庭、两性异居走访制与尊母崇女的伦理道德观

构筑了摩梭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文化特质使摩

梭人自进入公众视野的那天起，就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摩梭人的社会性别研究一直以来

都是国内外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普遍关注的热

点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呈现出不同的研究

旨趣与学术关怀，研究成果一时蔚为大观，研究

结论却莫衷一是。蔡华认为摩梭社会的性别建

构基于“社会血亲性排斥( 血缘关系和血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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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禁忌) ”的约束机制。［3］( P． 37 － 38) 施传刚认为

摩梭个案在文化性别方面的独特性是女性在传

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4］( P． 4) 翁乃群则把摩梭社

会性别的文化结构体系概括为“女源男流”。［5］

周华山指出摩梭社会的性别结构是“重女不轻

男、褒女不贬男”的两性平等、互补互助、阴阳相

谐。［6］( P． 16) 和钟华认为摩梭母系家庭的性别分

工有“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但由这种分工所

形成的对两性角色的规定并没有性别不平等、
性别歧视的社会内容。［7］( P． 7)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

旅游的发展对摩梭地区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

认为受旅游的冲击与影响，摩梭男性性别意识

崛起，而女性则面临社会地位丧失的困境。［8］面

对众说纷纭的结论，最接近摩梭文化真实的究

竟是什么?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是本文进行

探讨的初衷。
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女性在

社会生活中处于屈从地位。伊文斯·普里查德

在观察的基础上做出论断:“几乎在所有的社会

制度中，无论这些社会属于什么结构，男性都处

于优势的地位”。［9］( P． 125) 唐纳德·布朗在概括文

化的基本特征时也宣称: “在公共政治领域，男

性普遍处于主导地位”。［10］( P． 113) 可是，“男性的

主导地位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 性别不平等是

否真的普遍存在? 导致两性在权力和地位方面

差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11］摩梭社会的女性

性别建构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一

个难得的、独特的范例。性别研究应该是一种

多维度的研究，而不只是聚焦于单一的某一方

面。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诗《鹿寨》:“空山不

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整首诗创造了一种幽暗而光明的象征性境界，

表现了作者在幽深的修禅过程中豁然开朗的心

境。本文通过对摩梭社会女性性别进行多维度

的分析与研究，试图对女性社会性别建构有一

个豁然明朗的认识。

一、摩梭女性社会性别的空间建构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们对生活空间的

分类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形貌，特定的建

筑形式或空间场所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的

延续与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家屋是摩

梭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也是摩梭人

身份认同的基础，摩梭人对家屋空间的分配体

现了其独特的性别建构。摩梭家屋以正房为中

心，家中祖母休息、女性操办厨事、供奉祖先、生
育小孩都在正房中完成，而男性则被排斥在外。
女性小时候在正房里长大，怀孕后在正房里分

娩，年老在正房里生活直至去世，去世后仍然不

离开正房，成为守护家屋平安的祖先，受到在世

成员的尊敬与供奉。就整个大的摩梭家屋而

言，女性成年后有独立的房间，无论是否接待

“阿夏”，都可以享受自己的私密空间，而男性很

多时候是处于“游离”与“边缘化”的状态，只有

小时候可以生活在火塘边度过一个温馨的童

年，可是一旦成年以后就要忍受着诸多困难( 身

体不适、天气不好、心里勉强) 去女方家“走婚”
并留宿，除非他是一个喇嘛，可以住在家屋的经

堂里，否则若运气不好，只能在家中草楼上或者

与老舅舅挤着睡一晚，连“物质空间”都难以保

证，更不用说“精神空间”了，直至年老了才能够

在正房的外层———上室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摩梭家屋的整个建筑设计给予女人一个享受情

爱的独立空间，楼房的走廊通常有独立的木梯，

部分木梯能通往家屋外面，让来访的男子能绕

过四合院的内庭而直达女子房间。居住格局体

现家庭内部权力的大小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房

屋空间的使用与占有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

化规则与性别文化意义，摩梭社会“崇母尊女”、
“女留男走”的性别建构在家屋空间分配中得以

充分体现。
美国人类学家罗莎多建议从“家户领域”和

“公众领域”二元对立的结构探讨社会性别问

题。［13］在大多数社会中，男人侧重公众领域，女

人偏重家户内部。摩梭社会则不一样，摩梭文

化强调以家屋为核心，家屋把原本属于公众领

域的行为，如每日三餐前的祭祖、达巴举行法事

活动、喇嘛念经祈福等都内化于家屋中。“摩梭

社会缺乏公众领域的社会角色，摩梭女人的社

会可为性就是扮演好母亲的角色，摩梭男人的

社会可为性就是扮演儿子的角色。因此，摩梭

社会 的 性 别 观 念 即‘女 人 为 母，男 人 为

子’”［14］( P． 84)。摩梭家屋的分工使女性留在家屋

里进行生产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厨事烹饪、喂
养牲畜、割取猪草、打扫卫生等日常劳作都由女

性操持。成年男性主要在外牵马划船、赶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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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留在家屋中的时间不多，晚上“走婚”至别

家，要到次日清晨才回来，基本上只有一日三餐

的时间在家屋里，体现了摩梭社会“女守男流”、
“女内男外”的性别建构。

尤为特别的是，摩梭女性在正房里的活动

空间主要集中在靠近前门的一侧，祖母床通常

也安置在靠近前门的地方，而男性的活动空间

则集中在靠近后室门的一侧。成丁礼时，女性

站在右柱 ( 女柱) 旁“穿裙子”，男性站在左柱

( 男柱) 旁“穿裤子”，右柱与左柱分别靠近前门

与后室门。人类学家布迪厄曾经以“上: 下”、
“外: 内”、“亮: 黑”、“男人: 女人”等二元概念描

述 Kabye 人家屋的空间划分与象征意义。根据

笔者的田野观察，摩梭家屋中前门与后室门有

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形成了“光明: 黑暗”、“生

命: 死亡”的二元对立文化隐喻，女人生育后代

给家庭增添希望与活力，因此女性的活动空间

主要集中于前门，象征着光明和生命; 而人死

后，停尸于黑暗的后室，同时葬礼中洗尸、捆尸

等只能由男性来完成，女人必须回避，男性的活

动空间靠近后室，摩梭人把黑暗与死亡联系在

一起，不让女性直面人生的死亡与悲痛。摩梭

家屋血脉的延续和传承主要依靠女性，男子“走

婚”后所生子女留在其伴侣家，而女性“走婚”后

所生子女留在自己的家屋，体现了“女生男死”、
“女源男流”、“女本男末”的性别隐喻与建构。

二、摩梭女性社会性别的语言建构

语言与社会性别建构有密切的关系。语言

反映社会，性别关系会在日常语言表达中得到

呈现，同时，语言还造就社会分工。“作为一种

文化要素，语言参与了性别分工的建构”。［15］摩

梭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汇“mi33”，不仅在语言使

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充分显现了特定的

文化内涵。作为单音节词，“mi33”指称人类最伟

大的女性———母亲; 冠于其他女性称谓后是女

性性别的通称义; 用于动物名称后既是雌性动

物的标识，也表示“成群、繁殖能力强”的附加意

义; 用于自然景物、鬼神名称后是原始崇拜的表

征; 用于某些名词后表示“大的、主要的、首要

的”引申意义。人类和动物具有相同的性别区

分，因此用母亲的性别隐喻“女性”和“雌性动

物”。动物的特点是繁殖能力强，它们与母亲之

间有着某种相似性，将母亲繁衍后代并且子女

众多与动物成群、繁殖能力强进行类比，体现了

摩梭先民的认知思维和造词理据。摩梭先民在

认识水平低下及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对

不能解释或理解的自然万物持有一种敬畏心

理，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母

亲”作为最伟大和神圣的女性，不仅繁衍、养育

了后代，当先民们在面对客观世界的无常与恐

惧时，只有“母亲”是精神情感的最大寄托，母亲

因此被赋予神性并受到顶礼膜拜。当这种原始

的宗教信仰反映在语言中，表现为在自然山川、
鬼神等名词后冠以“mi33”。对女性尤其是对母

亲的尊崇是摩梭文化的核心内涵。母亲不仅在

养育后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还是家庭

的重心与支撑，在摩梭人的信念中母亲被视为

伟大的象征，这种文化建构反映在语言中则表

现为凡是具有“大的、重要的、主要的”等意义的

词其后都带“mi33”。在“母亲”与“大的、重要

的、主要的”之间建立起联系，隐射了摩梭人“尊

母崇母”的民族文化心理。
语言本身是无阶级性的，任何一种语言可

为不同阶级、性别、年龄的人所使用，但语言反

过来折射了使用者的文化意识形态，某种文化

对男女两性地位的建构，会在语言中留下深刻

的印迹。随着父系社会的发展与强盛，语言中

无不显露出对女性的歧视，与母亲和女性有关

的词汇在语义的演变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贬

降”，反映了父系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男性居于

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而摩梭社会对母亲与女

性的尊崇一直延续至今，“尊母崇母”是摩梭文

化最重要的伦理特征，母系大家庭的建构与传

承离不开母亲，母亲是母系血缘“根骨”延续的

关键人物，母亲对儿女们付出的心血以及给予

的关爱最多，因此母亲在大家庭中享有最高的

威望和声誉，受到特别的尊崇和爱戴。尊母、敬
母、恋母，是每一个摩梭人的集体潜意识，是一

种社会风尚的内在延伸。摩梭社会歌颂母亲的

民谣、谚语、习语，其数量之多，充分体现了摩梭

人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与尊崇心理，让人强烈感

受到“母亲”在摩梭人心目中的崇高与伟大。
摩梭人尊敬母亲进而尊奉女性，这种“尊母

崇女”的民族心理与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主流

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主流社会对尊敬母亲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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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宣扬与赞赏，但在其文化中却有意或无

意地传达出歧视女性的信息，尽管母亲也是女

性。主流社会的文化实践与性别建构不时地透

露了这样的信息: 尊重自己的母亲但不一定尊

敬别人的母亲，甚至要想辱骂一个人可以通过

辱骂其母亲而达到最佳的泄愤效果。而摩梭社

会对母亲的尊敬已经泛化成为一种优良的社会

风尚，摩梭人不仅尊敬自己的母亲，只要与自己

母亲年龄相当或者比自己母亲年长的女性都受

到尊敬。值得一提的是，摩梭语中找不到任何

一个辱骂母亲或以母亲的生殖器官以及性隐私

作为攻击对象的词汇。［16］摩梭语中也没有“处

女”、“贞节”、“寡妇”、“未婚妈妈”、“剩女”等在

主流社会中以“男性中心”为基点来评判、衡量

女性的词汇。
“许多文化中都普遍存在‘月经禁忌’之类

的话语，将女性排斥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之外，女

性的 月 经 成 为 各 种 文 化 中 压 抑 女 性 的 关

键”［15］。摩梭语称月经为“ma31 u31 ɡv31”，字面

意思是“不方便”，并非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指出

的“女人不净是因为月经，月经不洁是因为从生

殖 器 官 中 流 出，生 殖 器 官 是 不 洁 净

的”［17］( P． 7 － 13)。经期血流出体外，引起不便，并

没有主流社会中“女人与月经不洁”的忌讳。通

过语言建构展现了摩梭文化“尊母崇女”、“母尊

女贵”的女性性别观念。

三、摩梭女性社会性别的亲属建构

早期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忽视了社会

性别关系。因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强调“社会性

别视角是分析亲属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亲属

关系是社会性别分析的主要内容，不应该把社

会性别和亲属关系看作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

范畴”。［18］

亲属是由两性关系或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

一定范围的人与身份的称呼。“每一种文化中

的亲属制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是各个文化特有

的、具有历时稳定性的文化价值、社会关系和性

别观念的集中体现”。［19］( P． 9) 摩梭亲属称谓体系

有其独特的特点: 整个体系中除了“夫”、“妻”、
“伯 /叔”外没有对姻亲的称谓; 整个体系中除了

“父”、“伯 /叔”外没有对父系亲属的称谓; 对上

一辈和上两辈的亲属区分性别，但对上三辈的

亲属不区分性别; 对与自我一辈并且比自我年

长的亲属不区分性别，但对与自我一辈并且比

自我年幼的亲属则要区分性别; 不区分直系和

旁系亲属，即不区分母之母和母之母之姐或妹，

不区分母和母之姐或妹，也不区分兄弟姐妹和

母之姐或妹之子女等; 下一辈中“女儿”和“儿

子”这两个称谓只适用于女性自我或正式结婚

的男性自我; 下一辈中的“甥女”和“甥男”这两

个称谓只适用于没有正式结婚的男性自我使

用;“父亲”的称谓一般不用作直接称谓，大多数

情况下只用作间接称谓或只用于表明亲属位

置，除此以外对比自我年长的所有其他亲属的

称谓都可以用作直接称谓。
尽管绝大多数的摩梭人都知道自己的生父

是谁，但是在摩梭社会中，生父与子女间并不一

定存在彼此的责任与义务等社会关系以及文化

为其定义的社会行为准则。“从跨文化的角度

考察，‘父亲’的概念可以包含下列三种角色中

的一种或多种: ( 1 ) 自我的生父，或由各文化定

义的生物意义上的父亲; ( 2) 自我在上一辈中的

主要抚育者和男性楷模; ( 3) 母亲的配偶。没有

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要求三种角色必须集于一

身”。［19］( P． 15) 摩梭社会中，“父亲”所包含的实际

语义更多指的是生物意义上的父亲。而“自我

在上一辈中的主要抚育者和男性楷模”主要是

由母亲的兄或弟，即“舅舅”来充当。严格来说，

只有生父和亲子女在一个家屋中共同生活时，

父亲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责任、义务才存在，

而这种情形在摩梭家屋中不是规范只是例外。
摩梭人 有 一 句 谚 语，“天 上 不 下 雨，地 上 不 长

草”。谚语有着独特的隐喻含义: “父亲碰巧是

在那个特殊时候让母亲怀孕的人，但他的角色

可以由其他适合的男子来扮演。父亲不像母

亲，母亲与孩子通过脐带紧密相连，而父亲与孩

子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物质纽带。在摩梭人的观

念中，生母对孩子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无可取代

的，而 生 父 则 是 偶 然 出 现 的、可 以 替 换

的”。［20］( P． 178)

对比自我年长的母系亲属称谓，都可以用

来称呼年龄相当的非亲属，而对比自我年幼的

母系亲属称谓，则没有这种用法。原因在于比

自我年幼的母系亲属称谓一般只用于间接称谓

或指称亲属位置而不用作称呼。“这一使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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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在社会交往中，上段的亲属称谓实际是

被当作尊称来使用。这反映出年长者在摩梭社

会中被当作维护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也

显示了摩梭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轴

心的。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这种想象用

法完全弥补了摩梭亲属制中缺乏对非继嗣集团

亲属之不足，实际上把非继嗣集团亲属称谓的

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19］( P． 17)“母亲”称谓

已经提升为摩梭人整体文化的核心符号，一种

集体潜意识，不仅代表着对妇女主体与地位的

肯定，更是一种以感情和谐、家族团结、敬老爱

幼为本的思想模式与价值观。
摩梭人认为只有与母亲有着同样血缘关系

的人才是最亲近、最可信的，要实现并维护家屋

的和睦，最自然、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和那些与母

亲有同样血缘的人组成家屋。按照这一准则，

摩梭人的继嗣是通过母系血统来进行的，家屋

的成员是由有母系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组成，两

性的伴侣都来自自己的家屋之外。这一切体现

在亲属称谓中就表现为强调母系称谓，忽略父

系和姻亲称谓。由此可见，社会性别和亲属关

系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摩梭社会“母尊女

贵”的文化传统规范了其亲属制度，这种亲属制

度又折射了摩梭社会对女性性别的独特建构。

四、摩梭女性社会性别的宗教建构

宗教信仰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渗透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宗教信仰的广泛影响

必然会参与到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中。
女神崇拜为我们研究摩梭社会女性性别建

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传说泸沽湖畔的

格姆山是女神的化身，摩梭人世世代代敬颂尊

奉着她，称之为格姆女神。格姆女神是众山神

之首，周围的男山神都归她管辖。格姆女神非

常漂亮，外出时骑着白色的骏马，十分威风。她

自己也过着走婚生活，有“瓦如普那”男山神( 在

四川盐源境内) 作为长期阿夏，还与永宁境内的

“瓦哈”、“则枝”、“阿沙”等男山神结交临时阿

夏。格姆女神不仅主管着永宁地区人口的兴

衰、农业的丰歉、牲畜的增减，而且还影响着妇

女们身体的健康与生育。因此，每年农历七月

二十五日，摩梭人都举行隆重而热烈的朝拜格

姆女神活动，祈求女神保佑人口兴旺、农业丰

收、牲畜发展、百事顺昌，这个节日被称为“转山

节”。［21］( P． 469) 在摩梭人的信仰和节日仪式中，女

性被赋予了女神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传说中的格姆女神最先是人的化身，她起

初是人世间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而后摩梭人

将其神化，死后灵魂变成了女神，接下来又将女

神人格化，说格姆女神有许多男神阿夏，成为摩

梭人心目中最美丽多情、最聪明智慧、最富有魅

力的爱与美之神。传说影响了摩梭人的伦理道

德观，崇拜女神的宗教信仰进而形成了尊奉女

性、爱戴妇女的民族心理，女神作为摩梭文化最

高守护神的地位延续至今。“宗教信仰与女性

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极为微妙，它不仅积极地

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中，还在某些

方面强化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特征”。［22］摩梭人

把女神崇拜与民俗节日结合在一起，这种凸显

女性角色的宗教信仰与民风成为摩梭社会“尊

女奉女”文化建构的一个主要方面。格姆女神

的传说成为摩梭人母系大家庭和两性走访制得

以维护和巩固的因素之一。
“文化性别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

实践中，它同时也体现在人们的观念和信仰中，

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透露着人们对

宇宙和自身的终极认识”。［23］摩梭文化女性优

势( female superior) 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创世神话

中。神话隐喻了很多信息，其中有一点尤为重

要，妇女不仅是人类的始祖母，而且是智慧和力

量的源泉，是远古时代摩梭先民的组织者和管

理者。首先，女子在精神上比男子更强大，在智

力上比男子更聪明。面对一桩桩看上去难以完

成的考验，男始祖曹直路衣衣总感到一筹莫展，

而女始祖柴红吉吉米却智计百出，总能轻松化

解困难。其次，女子在心理上也比男子更加坚

强。曹直路衣衣在每次考验面前都手足无措，

轻易就打退堂鼓，而柴红吉吉米却总能保持冷

静，沉着应对。正因为她的不屈不挠，困难才能

一一被克服。第三，是女性而非男性，带给了人

类生存的基本工具和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女

性不仅是人类的始祖，而且也是摩梭社会的重

建者。摩梭人的《创世纪》神话故事，反映了女

性在摩梭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体现了社会文化

传统对摩梭女性的性别意识的规范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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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在摩梭传统文化中，女性处于整个文化的

中心位置。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藏族和汉族文

化对摩梭人有很大影响，但这种以女性为中心

的观念在摩梭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清晰可

见。摩梭人对居住空间的配置与安排，揭示了

其背后蕴藏的“尊母崇女”、“女留男走”的文化

规则与性别建构。摩梭人的亲属制度强调母系

亲属，极度缺乏父系称谓和姻亲称谓，解释了摩

梭文化对女性地位与性别意识的强调与凸显。
“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 族群) 对世界的分类与

组 织，适 从 于 该 民 族 ( 族 群 ) 文 化 的 需

要”。［1］( P． 42) 摩梭语对“母亲与女性”的语义隐喻

与褒扬反映了摩梭文化在女性性别建构方面的

独特性。摩梭人的信仰和宗教仪式中，女性被

赋予了女神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同时

被赋予了母祖的角色，为家屋成员所敬重，她们

还以母亲和姐妹的身份，通过生育诞生新生命

以开始一个生命周期，并将这个新生命抚养成

人，为家屋的繁衍生息作出了最大贡献，因此受

到最多的尊敬与爱戴。与妇女不同，男子则被

赋予了后裔的角色，他们以儿子或兄弟的身份，

通过在葬礼中的送魂仪式将死者灵魂送回祖源

地来终结一个生命周期。这种“女生男死”的文

化建构诠释了摩梭社会对女性性别的终极认

识。
本文通过对摩梭社会女性性别建构进行研

究，试图为世界女性性别建构提供一份独特的

民族志资料，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进行跨文化

的性别研究与比较提供一个与“常识”相悖的独

特案例。长久以来，性别研究一直难以摆脱“公

共与家庭、自然与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等一系

列以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和结构来阐述文化性

别差异的限阈［24］，忽视了性别研究的多元建构

与多维视角，本文恰是对此进行的一次有益尝

试与探讨。只有当我们运用多元的视角和思维

来审视研究对象的时候，才能更接近事物的本

质与真相。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F·墨菲． 文化与社会人

类学引论［M］． 王卓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周华山． 子宫文化［M］． 香港: 香港同志

出版社，2003．
［3］Cai Hua．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The Na of China［M］． New York:

Zone Books，2001．
［4］［美］施传刚． 永宁摩梭［M］． 刘永青，

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5］翁乃群． 女源男流: 从象征意义论川滇

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J］． 民族

研究，1996，( 4) ．
［6］周华山． 无父无夫的国度［M］． 北京: 光

明日报出版社，2010．
［7］和钟华． 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

系制及其现代变迁［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

社，2000．
［8］杨丽娥． 论摩梭母系文化的变迁［J］． 思

想战线，2005，( 6) ．
［9］Evans － Pritchard，E． E．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Primitive Societies and Other Essays in
Social Anthropology［M］． London: Faber and Fa-
ber，1965．

［10］ Donald Brown． Human Universals
［M］． New York: McGraw － Hill，1991．

［11］特德·C·卢埃林． 妇女与权力［J］． 何

国强，张婧璞，译．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5，( 2) ．
［12］海力波．“三界”宇宙观与社会空间的

建构［J］． 广西民族研究，2007，( 4) ．
［13］袁旭川． 扎巴藏族走婚制度、家户分工

及社会性别［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1，( 4) ．
［14］翁乃群．“女人为母，男人为子”———纳

日人的人观［J］/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 6 辑) ． 北

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15］沈海英，沈海梅． 社会性别的语言建

构———基于云南三个少数民族社会的分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 4) ．
［16］袁焱，许瑞娟． 永宁摩梭詈语的文化阐

释［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4) ．
［17］［英］玛丽·道格拉斯． 洁净与危险



JOUＲNAL OF ETHNOLOGY 2015 /05 总第 31 期

第

六

卷

70

［M］． 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 北京: 民族出版

社，2008．
［18］白志红． 女性主义人类学视野下的亲

属关系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2004，( 4) ．
［19］［美］施传刚． 摩梭亲属制的人类学价

值［C］/ /瞿明安，施传刚． 多样性与变迁: 婚姻家

庭的跨文化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20］许瑞娟． 摩梭母系文化词群研究［D］．

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1］陈烈，秦振新，拉木·嘎吐萨． 云南摩

梭人民间文学集成［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

版社，1990．
［22］侯艳娜，李凤缓，孙鑫煜． 民间宗教文

化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以河北涉县女娲

信仰为例［J］． 河北学刊，2011，( 6) ．
［23］施传刚． 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

类学意义［J］． 青海社会科学，2011，( 1) ．
［24］白志红． 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二元论的

挑战———跨文化妇女地位研究［J］． 云南社会科

学，2003，( 5) ．

收稿日期: 2015 － 08 － 24 责任编辑: 许瑶丽



2015 /05 总第 31 期 JOUＲNAL OF ETHNOLOGY

第

六

卷

115

The Multi － Constructionist Concept of Gender
———Taking the Mosuo People in Yongning as an Example

Xu Ｒuijuan
(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Kunming，650031，Yunnan，China)

JOUＲNAL OF ETHNOLOGY，VOL． 6，NO． 5，64 － 70，2015( CN51 － 1731 /C，in Chinese)

DOI: 10． 3969 / j． issn． 1674 － 9391． 2015． 05． 08

Abstract: The Mosuo are an ethnic group who
live at the juncture of Yunnan and Sichuan prov-
ince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study of gender a-
mong the Mosuo has been a hot topic for ethnolo-
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t
different times，scholars have expressed different
interests． However，no unanimous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from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Within the
different conclusions of the scholars，what comes
closest to the truth about Mosuo culture? An open
discussionon this question is the intention for writ-
ing this article．

For a long time，it was widely believed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at women held a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society． However，the con-
struction of gender in Mosuo society might provide
us with a unique and precious example of some-
thing to the contrary． In addition，gender studies，
instead focusing on the issue from a single perspec-
tive，should do so from a multi － perpsective angle．
This article gives a multi － perspective analysis on
the gender relationships in Mosuo society in order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for women．

1．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for Mo-
suo Women

The family house i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
tant social unit of the Mosuo，and also the basis for
the identity of the Mosuo． The spatial arrangements
of the Mosuo family house reflect their unique con-
struction of gender． The living pattern reflects the
family members' rights and position within the fam-
ily，and the use and occupation of the house space
reflect the society's cultural rules and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ge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Mosuo society，with its rule of “respecting the

mother and the female”，and“women stay within
the family house while the man walks to the
partner's house”，is fully reflected in the spatial al-
location of the family house．

2．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Gender for
Mosuo Women

Language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Language reflects society，

and gender relations are normally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of daily life． Furthermore，language also
creates a division of labor． As a cultural element，
language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labor division of
genders． There is a unique word“mi33”in Mosuo
language． It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an-
guage usage，but also displays a specific cultural
connotation． As a single － syllable word，“mi33”re-
fers to“mother”，the greatest female among human
beings． The respect for the female，especially to the
mother，lies at the core of Mosuo culture． The moth-
er not only plays the important role in bringing up
the descendants，but the mother is also the core
and support of the family． For the Mosuo，the con-
cept of mother symbolizes“great”． When this kind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reflected in language，all
the words which have the meaning of“big，impor-
tant，and primary” are followed by the syllable
“mi33”． The connection of“mother”with“big，im-
portant，and primary”” reflects the cultural psy-
chology of the Mosuo in“respecting the mother and
female”．

III． The Kinship Construction of Gender for
Mosuo Women

Earlier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kinship ig-
nored gender relations． Hence，feminist anthropolo-
gy stresses that a social gender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nalyzing kinship． Kinship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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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tent of gender analysis，and we should not
regard gender and kinship as two separate studies．

The Mosuo only regard those people who have
blood relations with the mother as the closest or
most reliable． The most natural and proper way for
maintaining the harmony of the family is to organize
the family according to those who have the same
blood relations coming from the mother's side． Ac-
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the Mosuo people's inher-
itance system descends through the mother's line，
and family members are organized through groups
of people who have matrilineal blood relation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kinship terminology which stres-
ses matrilineal terms，and ignores patriarchal or
marriage terms． This shows that both gender and
kinship are the products of social cultural produc-
ti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respecting the moth-
er and female”has standardized the kinship of Mo-
suo society，and the kinship also reflects the uniqu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of Mosuo society．

3． The Ｒeligious Construction of Gender for
Mosuo Women

Ｒeligious belief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he-
nomenon which permeates people's daily lives，and
influences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think． The wider
influence of religion will doubtlessly contribute to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The wor-
ship of female deities provides us with a good start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of Mosuo socie-
ty． In Mosuo belief systems and festivals，females
are empowered within the role of deities who are
worshiped by the people． The Mosuo connect the
worship of females with their folk festivals – these
kinds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stoms，which high-
light the role of women，become a main aspect in
constructing a culture of“respecting mother and
female”in Mosuo society．

The concept of female superiority is deeply re-
flected in the Mosuo myth of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his myth reflects a lot of information，a-
mong which one poi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men are not only the ancestral grandmothers of
human beings，but also the source of wisdom and
strength，and they are the organizers and managers
of the Mosuo in ancient times． The Mosuo's myth
of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reflects the high posi-

tion of women．
V． Conclusion
In traditional Mosuo culture，females hold the

central position． Although for several centuries，the
Tibetan and Han cultures have had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Mosuo，the female － oriented con-
cepts can still be observ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osuo's daily life． This article tries to provide a u-
nique ethn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through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Mosuo society． It further provides a unique cas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general knowledge”of
ethn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while doingcompar-
ative studies on cross － cultural gender． This article
is a worthy attempt and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
tion of gender from the angle of multiple construc-
tions and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ly when we use
multiple － persp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object of
our study，can we get closer to the nature and truth
of things．

Key Words: gender; spatial construction;
language construction; kinship construction; reli-
giou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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